
第一章 少女修復師 

都說京城東富西貴，南窮北賤，而這外城東南隅臨近左安門一帶更是窮中之窮。 

一樣是城南，一入右安門有筆直的大道與櫛比鱗次的磚瓦房，只因這裡是前朝就

開發的地方，也是交通繁忙、商賈往來的必經之路，京城最大的市集便在此處，

反觀左安門這一帶，只有農田及蘆葦地，屋子都還是泥磚房，一些朝廷不重視的

地兒如慈幼院、榨油廠、木材廠等等地方都集中在這裡。 

這兒的百姓大多務農、漁獵，或把家中匠人的手藝拿出來為生，久而久之也形成

了一個小市集，貼著天壇位在金魚池附近。 

金魚池是歷代養殖金魚之處，小市集算是蹭著前來觀魚買魚的人潮。再者市集上

不少竹編藤編、木雕石雕、扇帽傘屏、琴棋書畫等等器物出售，手工精細，樣式

新穎，價格也不高，吸引不少文人墨客前來淘寶。同時還有一些周圍出產的農水

產，黎明採收天一亮就放到市集裡賣，也頗受內城百姓青睞。 

所以雖然左安門這一帶是真窮，但有了這個小市集，當地百姓也勉強能混上一口

飯吃。 

一大清早，金魚池附近就響起了吆喝聲，一些賣餛飩包子饅頭的小販先開了張，

給來往趕集的百姓或商販提供熱呼呼的食物；那些個擔菜的，菜葉上都還沾著露

水；搬水桶販魚的，魚還活跳跳的躍出桶外；賣肉的、殺雞的，菜刀在砧板上有

節奏地剁著，各式各樣的聲音不絕於耳。 

但在經過這一塊喧囂之後又是另一幅場景，販售手工藝品、書畫對聯的攤販都在

市集後半段，這裡倒是清淨，只偶爾在砍價時能聽到對話的聲音揚高些，但大多

數時間攤主們都是靜靜的等待有緣人來詢問。 

倒也不是他們故作清高，誰叫那些講求風雅、注重規矩的文人墨客、才子小姐們

就吃這一套，有時主動上前推銷，人家還嫌你市儈。 

這之中最靠近末尾的一個攤子，卻有著與旁人不同的風景。 

它不像旁邊賣籐籃的直接將商品放在地面一張蘆蓆上，也不像那賣木雕的擺著滿

滿當當各式刻品，反而只擺了一張桌子，上面空無一物，一個十三、四歲的姑娘

趴在桌子上正睡得香甜。 

那姑娘臉被壓得都擠了起來，看不清楚面貌，但白皙的肌膚襯著她濃密的眼睫，

還有那微嘟起的櫻色唇瓣卻透出一股嬌憨，行經這裡的路人見她那可愛的睡相都

忍不住放輕了腳步，連擺在她旁邊賣花苗的攤主，賣東西都用比劃的，像是怕吵

醒了她。 

此時一個穿著深色曳撒、頭戴網巾的青年滿頭大汗地走過來，像是穿越前半那菜

肉市集耗費了他多大心力似的，而後他左顧右盼，著急地像在尋找什麼，最後眼

光終於定在了那酣睡的少女身上。 

「原來在這裡！上回還沒擺得這麼後面，真叫我一陣好找！」青年抹了把汗，神

色微微輕鬆了點。 

真不怪他如此匆忙，這青年名叫朱明朗，任大理寺評事，因為是趁著尚未退朝、

衙門無事時抽空前來，小市集離大理寺衙門騎馬也要半個時辰，還得在朝會結束



前趕回，免得被人發現他開小差。 

他大搖大擺的走過去，伸手在少女趴著的桌面上用指節敲了幾下。 

姑娘沒醒，但一旁的花苗攤主及客人全都以一幅不認同的眼光看著他。 

他做錯了什麼？朱明朗一愣，低頭又看向少女甜美的睡顏，恍然大悟，不由尷尬

道：「我找蘇姑娘取畫的，不是故意要吵醒她，她接了我的生意，說今日交件。」 

花苗攤主聞言一笑，「你不早說！小七啊，起來接客了！」 

此話一出，朱明朗的表情益發僵硬，這話怎麼聽起來那麼不對勁呢？ 

這時那少女蘇小七迷迷糊糊地坐直了身，秀氣地伸了個懶腰，然後一臉尚未睡醒

的表情，懵懂的看著朱明朗。 

朱明朗擠出一個笑。「蘇姑娘，我來取那山間漁樵圖，不知妳修好了嗎？」 

聽到山間漁樵圖，蘇小七驀地眼睛一亮，睡意蕩然無存，說話頓時流利得像從未

打過瞌睡。「自然是修好了！我蘇小七說到做到，承諾一個月為你修好古畫，就

不會只用半個月，今日出來擺攤，可就巴望著朱公子你了！」 

朱明朗臉皮抽了抽，心忖妳真的可以用半個月就修好，我並不介意。 

蘇小七先在桌面上鋪了一塊黑布，而後取出了一個畫軸，在桌面上慢慢展開。 

可以看出這幅畫有些歷史了，紙面都泛黃，還有些不明汙點，卻不影響這幅畫中

那大巧若拙的風景——一名樵夫，身後一株被他砍得半倒的樹，斧子還插在樹樁

上，人卻坐在林間水邊悠閒地釣魚，整幅畫透出一種山高水長、寧靜幽遠的韻致，

沒人想得到這幅畫在一個月前還是一幅被蟲蛀了大半的殘圖。 

朱明朗眼睛都發亮了！ 

這……這山間漁樵圖渾然天成，完全找不出修補的痕跡，不說墨色與筆觸和原作

一模一樣，就連紙張的做舊和畫軸的連接這些細節也都毫無瑕疵。 

而且她對待畫鄭重的態度也讓朱明朗跟著慎重了起來，不敢直接上手，就只差沒

巴著桌面細看了。 

「太完美了！妳怎麼辦到的？」朱明朗忍不住低呼。 

這幅前朝名畫是他老爹的愛圖，收藏了幾十年後展開欣賞，卻發現被蟲蛀掉大半，

當時朱老爹想死的心都有了。 

朱明朗為此問遍全京書畫坊，尋找能修復古畫的名匠，但每個人都說這幅畫價值

連城，損毀得太嚴重他們不敢動手，就算是願意動手的也不保證修復的結果，最

後才輾轉問到了城東南金魚池市集的後半有個賣畫的小攤，攤主修畫功力不凡，

應當可以擔此大任。 

朱明朗二話不說找來，結果看到攤主只是一個小姑娘，心都涼了一半，偏偏這小

姑娘是唯一一個保證能修得好畫的人。 

朱明朗也不知自己當時是哪根筋不對，居然答應了讓小姑娘修畫，這一個月的修

復期還要承受父親的逼問及期待，心力交瘁得他都瘦了幾斤，今日抱著必死之心

前來，畫展開之前還有些戰戰兢兢的，想不到這蘇小七竟給了他這麼大的驚喜！ 

蘇小七得意地一笑。「你這山間漁樵圖可麻煩了，用來填蟲洞的材料須與原紙相

符，光一枝釣杆的墨色我就試了不下數十次，重新裱褙的背紙也要做舊，不能讓



舊作看起來像新的。還有一些霉斑也要用特殊的藥水去除，還不能傷害原本的圖，

我可是用繡花針一點一點的修……」 

這些是她壓箱底的絕活兒，說出來也不怕人學，因她知道，學不會的。不說那些

修復技巧及光照手法根本不是時人所能想得出的，就是她使用的墨及藥亦非時下

所有的東西。 

「不過修你這幅畫最難的還是要復原此畫的意境，為此我還去書鋪翻找了古書，

了解這幅畫當時作畫者的背景，差點沒被書本子的積灰嗆昏，此外還要用特殊的

方法體會他作畫時的心境，才能將畫修復後還不顯得匠氣。」她指了指落款的地

方。「這一大塊原本被蟲蛀光，我雖沒看過原畫，卻依畫者一向的習慣推斷出畫

者必在此處落款用印，所以我加了上去。你說這幅畫是令尊的吧？可以去問令尊

原畫是否有簽名蓋章，我有九成的信心。」 

朱明朗聽得目瞪口呆，難怪別人不敢接的案子她接了，這是真有一手啊！ 

「妳說要用特殊的方法體會畫者的心境，是什麼方法？」他涎著臉不恥下問，這

一招他也想學啊！感覺在大理寺非常用得上。 

蘇小七收回了笑容。「獨門絕技恕不外傳。」 

「那好吧。」朱明朗遺憾地心中暗嘆，在她桌面上放下一錠銀錠子。「修復這畫

十兩銀對吧？我這便將畫取走，讓我爹高興一回。」 

他伸手就想捲畫，卻被蘇小七攔住。「等等！朱公子，你向人打聽我時，不知道

在我這裡修畫有個規矩嗎？」 

朱明朗輕啊了一聲。「是的！我倒是忘了這一樁，聽說請蘇姑娘修畫要向姑娘買

一幅畫……姑娘修復的功夫如此了得，必也是於畫道浸淫日久，揮毫之作定然不

凡，能求得姑娘手筆是在下的榮幸。」 

「你有眼光！我告訴你，其實我本業是畫師，這修畫只是興趣而已，能買到我的

畫是你賺了！」 

蘇小七被他吹捧得飄了，笑得益發燦爛，為那原就清新可人的臉蛋添上甜美，不

知怎麼讓朱明朗都不好意思起來。 

她由身後取出一個背簍，簍裡至少十來幅畫，她朝他揮揮手指著背簍道：「來來

來抽個盲盒……啊不，是抽一幅畫，這裡每一幅都是我嘔心瀝血之作，抽到哪幅

都不虧你的，一幅五十兩。」 

五十兩！朱明朗心頭一緊，修畫也才十兩，買畫卻要五十兩，他也是世家出身，

家境雖不差，但自他任官後公中就不給月例了，一次要掏出這麼多銀兩心還是會

痛的。 

不過看在這蘇姑娘技藝如此傑出，說不得這畫日後還會增值，他定了定心，硬著

頭皮抽出一幅畫，然後順勢打了開來。 

「這是……」朱明朗整個人都傻眼了，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什麼，忍不住揉了揉眼

睛再次細看。 

蘇小七瞄了眼他手中的畫，沾沾自喜地道：「這是八駿圖！我可是畫了十來天，

模擬每一匹馬兒的動作神態，很不錯吧！」 



「是不錯，但……」這畫的勾勒、描法、線條、墨色都用得十分精確，馬兒也稱

得上神駿，畫法上他挑不出什麼毛病，就是這……這這這…… 

「這八匹駿馬，是不是肥了點？」他有些艱難地說道。 

瞧那一匹匹膀大腰圓的模樣，腿兒堪比蹄膀，真要騎來打仗，他都懷疑馬兒跑不

跑得動。 

「你不覺得很可愛嗎？」蘇小七歪著頭打量自己的圖，她是真心覺得可愛才這麼

畫的。 

朱明朗整個人都糾結了。「是可愛，但要說是八駿圖，馬兒不是應該更精實勁瘦

一點……」 

「你就說我這幅畫是不是墨色濃淡有致，八駿形態各異，內容匠心獨具？」蘇小

七進一步追問，她可是對自己的畫技很有信心的。 

「確實如此，但……」朱明朗不能昧著良心說不是，但這回答怎麼就這麼彆扭呢？ 

「那就對了，所以這是八匹駿馬無誤，你既然也確認了沒問題，八駿圖加上修畫

六十兩謝謝。」蘇小七點了點桌面那錠銀錠子，示意他加錢。 

朱明朗黑著臉又放了幾個銀錠子，這個月剛發的俸祿加上他存的私房就這麼沒了，

他覺得自己鬆開銀子的手都在顫抖。 

蘇小七喜孜孜的收下銀兩，而後將兩幅畫小心翼翼捲好，雙手奉上。「銘謝惠顧，

歡迎客官再次光臨！」 

一席話說得朱明朗差點崴了腳，他想自己應該不可能那麼倒楣，還會再次光臨讓

這丫頭宰一回吧…… 

今日唯一的客人離開後，蘇小七立刻將桌椅抹淨還給後頭店家，然後背起自己一

簍的畫，笑咪咪地朝著四面八方的攤主們揮揮手。「馬大伯陳大伯趙大嬸劉大嬸

李姨陳姨周小哥……我先走啦！」 

「小七走好啊！」眾人亦是朝她揮手致意。 

這種打招呼的方式還是從這丫頭開始擺攤後由她身上慢慢流行起來的，還別說，

這麼手舉高再搭一嗓子吆喝，整個人彷彿也朝氣蓬勃了幾分。 

蘇小七懷裡抱著幾個銀錠子，自認財大氣粗了，便順著小市集一路買回去，東邊

買豬肉，西邊買鮮魚，還順帶買了一大碗的麥芽糖，出了市集後道路兩旁是偌大

的金魚池，她順手灑了些草料進去，被池內搶食的魚惹得咯咯笑，再繼續走一會

兒，景色變成了無垠的麥田，如今秋高氣爽，微風吹來穗浪如波，她深吸了口充

滿麥香味的空氣，心中一陣滿足。 

其實，從現代那個五光十色的文明社會穿越到這純樸天然的落後古代還挺好的，

至少她有了家，還有一屋子的家人。 

腳步不停地往前，當麥田又成了蘆葦蕩，再走半個時辰，終於遠遠看到了她青磚

黑瓦的家——慈幼院。 

慈幼院是官辦用來收容孤兒的機構，搭建在這京城中最窮困最荒涼的旮旯，因為

油水少，不受重視，負責的官員一向萬事不理，甚至貪墨了每年應給慈幼院的經

費，逼得稍大些的孩子們必須上街乞討才能養活這麼一屋子人。 



而蘇小七就是最大的那個孩子，責任更重了。 

幸好當初屋子蓋得還算堅固，可是前一陣子大雨連日，屋頂的瓦片破了漏水，原

身蘇小七冒雨上屋頂換新瓦，卻一個失足掉了下來，從此人事不知，再次睜開眼

時已是現代的蘇月穿越而來。 

剛醒來的她渾渾噩噩，一下子還無法接受自己莫名其妙穿越的事實，就這麼因傷

休息了幾日，腦子漸漸清楚後，蘇月不著痕跡地向慈幼院的孩子們及嬤嬤套話，

也終於了解自己的情況。 

她就是穿成了一個乞丐，身後還帶著許多小乞丐。 

因著蘇小七生得好，嘴又甜，所以討得的銀錢和食物總比旁人多些，算是慈幼院

眾人乞討的主力，但這裡的孩子早熟懂事，年紀太小討不了多少錢的就在院裡多

做點事，不管是掃地擦桌、洗衣燒火，就算只有三、四歲的孩子做起來都不含糊，

彼此如親手足般互相幫忙。 

而這麼多的孩子卻只有一個四十多歲的余嬤嬤在慈幼院裡幫忙照顧。 

余嬤嬤原是宮女，一輩子沒有成親，將所有的關心傾注在孩子們身上，就像眾人

的母親一般。 

被這些親情包圍，蘇月即使一開始很崩潰，卻也很快地接受了自己貧窮孤苦的身

分。 

因為現代的蘇月也是個育幼院長大的棄嬰，可惜她待的育幼院太過功利，她被退

養兩次，負責人並不喜歡她，還多次出言嘲諷，所以她年紀輕輕便脫離了育幼院

自立，對於家庭沒有任何的期待，想不到卻在這連電力瓦斯自來水都沒有的古代

感受到了什麼叫家人親情。 

穿越之後，在她想通了的那一刻，蘇月徹徹底底成了蘇小七。 

古今兩人的性格其實頗有雷同，都是能言善道活潑跳脫的，因此蘇小七傷癒後換

了一個芯子，因著慈幼院都是些心智未成熟的孩子們，竟也無人發現。 

而原身是十歲進的慈幼院，於此之前琴棋晝畫都學過一點兒，同時她在金魚池市

集中人緣也好，常和那些手藝人學東學西，偶爾也擺個小攤賣手工藝品，於是當

她拿出真正專業的手藝開始為慈幼院賺取銀錢時，也沒有人覺得奇怪。 

蘇月自小就愛畫畫，雖說只在中學拿了一個縣級的國畫比賽優勝，最後卻藉此得

到獎學金離開了育幼院，此後辛苦學畫數年，國畫大師的夢想是沒達成，卻成為

了年紀最輕的書畫修復師，結果莫名其妙來到這古代，她想著憑著自己高明的畫

工，就算無法賺得盆滿缽滿，總也能讓眾人都不再乞討過活吧？ 

只不過理想是美好的，現實卻是殘酷的，她以為自己的畫技在古代應該算是獨樹

一格，但她忘了這可是個充滿書畫宗師才子才女的年代，只要是讀書人就少有不

碰畫的，更多是從小畫到大，在這種百花齊放的狀況下，她的作品拿出來風格確

實是挺獨特的，卻只有被吊打的分。 

末了，她還是撿起了老本行，靠修復書畫為生，但她對於繪畫的熱情卻因此燃燒

得更旺盛。 

找她修畫可以，但要搭售一幅她的大作，總有一天會讓她找到識貨的伯樂！ 



胡思亂想之間，蘇小七已踏入了慈幼院的門檻，但人都還沒踏入屋內，屋子裡幾

個小蘿蔔頭全一湧而上，能抱住大腿的抱大腿，抓得住手的就抓住手，而那些擠

不進來的就揪住了她的衣襬。 

「小七姊姊妳回來了！」 

「有沒有帶好吃的？有沒有有沒有……」 

蘇小七哭笑不得地將身上的孩子一個個拔開，但其中年紀最小只有四歲半的小女

娃卻是堅持不放手，整個人幾乎都要被蘇小七提起來了，還死命地拉著她的褲管。 

「放開我！放開我！」小女娃懸空掙扎，兩隻小腳兒直踢，但手卻仍緊抓著蘇小

七的褲管，小小的身體幾乎呈現倒栽蔥的姿態。 

蘇小七無奈地道：「小蟬，怎麼妳不先放開我？」 

那叫小蟬的女娃兒兀自不服氣地回道：「放開妳，妳就像早上那樣丟下我跑了呀！

妳自己說要帶我去市集的，我起床時妳就不見了，小七姊姊妳言……言之有理！」 

「是言而無信……不是，我怎麼罵起自己來著！」蘇小七無奈地放下小蟬，輕捏

了下女娃兒好不容易被她養出的肥嫩嫩臉頰肉。「我都教妳多少回了，怎麼妳還

是學不好呢？」 

因著蘇小七是院裡唯一讀過書的人，平時閒暇便會教孩子們一起識字，學些成語

背背《三字經》、《唐詩三百首》等等，一屋子十幾個孩子學習自然有優劣高低，

但現實情況不允許她分班教學，只能囫圇一起教了。 

所以最小的這個，聽得似懂非懂，常一張口就讓人汗如雨下。 

果然小蟬插著小圓腰，奶聲奶氣地說道：「因為我才四歲半啊！妳一個十四歲的

孩子和我比，不會良……良心不乖嗎？」 

「我不是孩子……不，我沒和妳比啊！我良心很乖好嗎？」蘇小七一臉無辜。 

「妳良心很乖為什麼早上丟下我？」小蟬可沒忘了初衷。 

居然又想起來了，蘇小七自是不會承認自己真把這小丫頭忘了，便正經八百回道：

「我太早出門，妳還沒起床呢！」 

「妳可以叫醒我！」小蟬年紀雖小，邏輯可是很強大。 

「我……」蘇小七完全找不到藉口，大眼兒一轉，只能耍賤招了。 

她一把將小蟬抱起，臉蛋兒在她小圓臉上蹭呀蹭，蹭得她發癢。「因為我捨不得

叫妳起來啊！今天這種涼涼的天氣正好睡，當然要讓小蟬多睡久一點。」 

「真的嗎？」偏偏單純的小女娃吃這一套，當即中招，沒一會兒就被逗得咯咯笑。 

「真的呀！而且我還帶了糖給妳吃呢！」蘇小七放下小蟬，連忙由背簍中拿起一

整碗的麥芽糖，看得女娃兒眼睛亮晶晶。「妳要不要分給大家吃啊？」 

「要要要！哇！小七姊姊妳太好了！我決定慈悲為懷的原諒妳了！」 

「是寬大為懷……」 

蘇小七連話都來不及說完，小蟬已一把抱著碗一溜煙的就衝向屋子，旁邊的孩子

們也跟著她的腳步急匆匆的欲入屋，在經過門檻時還嫌小蟬腿短跨得太慢，年紀

大點的小虎直接提溜起小女娃的後衣領帶著人飛過去。 

不一會兒，屋子裡便響起一群小蘿蔔頭驚喜的叫聲，蘇小七失笑搖搖頭，拎著背



簍也進了屋內，一抬眼便見到余嬤嬤倚著窗邊在替孩子們補衣服，她心裡一暖，

連忙走了過去。 

「嬤嬤妳看我買了肉，今晚小傢伙們有福了！還有這是今天賺的錢……」蘇小七

先展示了一番背簍裡的戰果，而後由懷裡胡亂掏出一把銀錠子，一股腦兒全塞到

了余嬤嬤手中。 

余嬤嬤嚇了一跳。「這次怎麼這麼多銀子？」 

她是知道蘇小七忙活了一個月替人修畫，但過去她偶爾拿個五兩十兩的回來已經

讓余嬤嬤夠驚訝了，這回這麼多的銀子當真是嚇著了她。 

蘇小七笑嘻嘻地道：「我還多賣了一幅畫，就是那幅八駿圖，五十兩銀子呢！」 

余嬤嬤的表情瞬間變得古怪，小七每一幅畫她都知道，就是那畫風清奇有點讓人

難以接受。她勉強擠出一抹笑。「八駿圖啊，能欣賞出妳那幅畫的好，一定也不

是凡夫俗子吧？」 

「那位買畫的朱公子倒也沒什麼特別的地方，但他穿著官服，拿來修復的古畫也

價值不菲，可見有些家底，我才決定宰……呃，才決定向他推銷畫作，想不到他

還挺識貨的，看得出我的畫多麼珍貴，直接就成交了。」蘇小七得意洋洋地道。 

余嬤嬤著實不明白她這等謎之自信從何而來。要說她畫得不好，就憑她一個棄女

自學至此已算是天賦驚人了；但要說她畫得好，看八駿圖那一隻隻營養過剩的馬

兒，余嬤嬤說不出這等違心的話。 

「孩子，辛苦妳了，為咱們慈幼院勞心勞力的賣畫。」老半天，余嬤嬤終於擠出

了這麼一句慰藉之語，卻已絕口不提她的八駿圖，直接轉了話題。「其實依妳的

身分，應該可以錦衣玉食過得很好，就是妳那親爹……唉，真是造孽啊！」 

蘇小七不在乎地聳了聳肩。「我沒有爹，只有嬤嬤和院裡的兄弟姊妹。」 

即使是再不久就要及笄的少女，余嬤嬤仍像小時那般慈愛地摸了摸她的頭，真心

為她心疼。 

真要論起來，蘇小七可是永寧伯府的嫡長女，但出生時不知哪裡來的神棍說蘇小

七的命格是天煞孤星，刑剋父母，當時永寧伯就要扔了她，還是被永寧伯的原配

阻止了，之後到了十歲，永寧伯夫人過世，永寧伯又在當時生了場重病，彷彿坐

實了蘇小七不祥之命格，於是永寧伯狠下心把蘇小七扔到慈幼院中，對外則說嫡

女重病送到莊子上去了。 

就說蘇小七這個名字登記在慈幼院中的可是蘇棄，這名字令余嬤嬤更加憐惜這個

孩子，改口叫她小七，久而久之，永寧伯府的嫡女究竟真實名字叫什麼也沒人記

得了。 

但現在的蘇小七可不是原來那個，對永寧伯本就無啥親情，自也不會有任何自憐

的情緒，對她而言，只有慈幼院的人是她的家人。 

余嬤嬤收了一個銀錠子，其餘又推回蘇小七懷中。「這是妳賺的，我拿一點替孩

子們加菜就好，剩下的妳拿回去，妳可是快要及笄了，得替自己打算……」 

蘇小七將銀子推回，挑眉說道：「再一個多月天兒就要冷了吧，院裡的孩子棉衣

棉被都有了嗎？我去年看小蟬的襖子硬得都能拿來劈柴了！還有過冬的菜蔬臘



肉什麼的總要備一些，否則咱們一整個冬天吃土？炭總該買一些吧？要不大家抱

在一起取暖？上次修屋頂的瓦片錢都還賒著，還有西面倒塌的圍牆總要找人修一

修，否則來個野狗野狸的跑進來嚇著孩子們怎麼辦……」 

余嬤嬤笑了起來，笑著笑著卻又嘆了口氣。「要不是那些貪官汙吏，孩子們也不

用過得那麼苦，好好的慈幼院卻成了他們攢錢的地方！」那麼多需要用錢的地方，

她畢竟還是屈服了，收下了蘇小七的銀兩。「妳倒是快比小蟬都要會說了！好好

好，我收著。」 

「誰比得過小蟬那丫頭？不過是忘了帶她去市集，居然就說我良心不乖了！」蘇

小七又拎起背簍裡的魚和肉，煞有其事地說道：「嬤嬤，晚膳就煮個紅燒肉和清

蒸魚，安慰一下那小丫頭吧！」 

余嬤嬤簡直要笑壞，眼角的皺紋都加深了不少，她將腿上的繡籃擱到一邊，起身

提起她拿過來的魚和肉，佯怒地嘖了一聲。「我看是妳要吃吧？」 

「嘿嘿！我們都要吃啊！嬤嬤的手藝最好了，一天不吃想得慌……」蘇小七習慣

性地摟住余嬤嬤的手，整顆頭靠在她肩膀上。 

長得好就是有優勢，這麼一撒嬌，就算要吃龍肉，只怕余嬤嬤都會替她弄來。 

余嬤嬤沒好氣地點了點她的頭。「都幾歲了還不莊重點，妳這丫頭就會來這招！」 

「因為我可愛呀！連小蟬都吃我這一招呢，嬤嬤妳不知道，有長輩不會撒嬌的是

傻瓜啊……」 

兩人的聲音漸行漸遠，接著灶房炊煙裊裊升起，在這破舊的小院子中，洋溢著孩

童們歡欣的笑語。 

此時蘇小七還不知道，她以後真遇到了一個不會撒嬌的傻瓜。 

 


